《札记》教案（一）

【训练目标】 

1、通过写作训练，进一步把握札记的文体特点，掌握各种形式特别是读书札记的的写法。 

2、通过写作训练，使学生初步养成严谨的学习态度和写作态度，继续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力图表现出文章的深刻内涵，使之具有感染力。 

【知识技能】 

在读书看报，或工作、学习中的时候，常常会有所得，把这种心得、体会或感受记下来，就是札记。写作札记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有真知灼见。 

文章如果要有感染力，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与深邃的思想，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看法。札记写的是作者对某一事物或问题的感受和认识，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就要求作者对所写的对象确有所感，而且要有真知灼见，方可执笔行文。否则，下笔千言，见解平凡，缺乏感染，徒费笔墨。 

札记的真知灼见从何而来？它来自作者以正确的观点、方法对事物所做的具体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写来有理有情，不致泛泛而论。 

乡情与亲情    王蒙 

都说最美的风格是朴素，读柴福善的散文的时候我感到了这一点。 

未必所有的作家都能写得如此本色而又情感充盈。写作是一件严肃的事，但也是一件能够尽情发挥，叫做能够“逞能”的事，更是一件可以自由遐想，叫做想入非非的事。对于一切追求新奇、怪异、高雅、伟大、天花乱坠、色彩缤纷的效果的作品，我从来都抱着敬意并愿意去欣赏分享。 

但柴福善的选择是另一路。农家子弟，儿时生活，身边实事，地上的活生生人物，眼界不算宽广，也不大赶得上时髦，然而娓娓道来，别有一番酸甜苦辣，真切感人得紧。 

读《生日》，读到“轱辘”鸡蛋的旧俗，我笑了，笑中又有些惨然，他们的生日过得与城里那些点蜡烛吃蛋糕包咖啡馆唱“害皮勃死呆”的孩子们是何等地不同啊。文章最后说：“岁月流水，儿女成行，母亲记得儿女每一个生日，儿女却不知母亲的生日！”读到这里，我与作者一样，“两行泪水，禁不住从心头悄然滴落……” 

读《父亲》，我惊异于作者能把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写得这样生动感人。生老病死，谁也摆脱不了，但平凡人的一生中也有一种正气，有一种道德感和责任感，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读《疯子》，从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身上，也反映出时代，反映出困苦者不能满足人生的基本要求的无助与可怜。疯子讲的从狼群中认媳妇的故事有一种特殊的动人之处。 

读《打夯号子》，从绘声绘形的描写中人们可以感到一种北方农村特有的生产文化与风俗画，既充溢着力量，也迸发出一种健康的欢乐。可以和水域的船夫号子比美。 

读柴福善写故乡写故乡人物的文章，情态各异，如实道来，有悲、有喜，有艰难生计中的生之乐趣，有渺小平凡中的希望憧憬，有的粗犷乃至粗野，有的雅致，但都看着很实在，读起来不费劲，读完了犹自牵心挂肚，萦怀于心。这不容易！ 

再说作者的文字功力也好，干干净净，恰到好处，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读起来舒服。但我有时边读边想，作者是不是本来可以写得更完整更深刻更从容些？增添上文学想象的翅膀，给予更多的关照与思想，挖掘与提炼，这么多素材他本来是可以写出一部大书奇书，至少是一部“平谷词典”来的呀。 

但是，太不“素材”了，就不是如今这本书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反正柴福善真切地、感人地写出了自己的乡情、亲情、人情，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生动的北方农村生活图景，既不是呻唤煽情，也不是牧歌装扮，这些文章好看，有滋有味，因为它不仅是文章，而且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的与我们周边的人生。 

自古知至今，写文章都强调“文以载道”。但在实际写作中，许多写作者常常只注意形式的华美，忽略内容的精彩。作家王蒙的这篇文章，针对这种现象，旗帜鲜明地提出“最美的风格是朴素”这一真知灼见，使文章具有深邃的思想之美。 

二、要有现实意义。 

札记的内容极为广泛，可以说无所不包，但动笔行文时，却不能任意为之。札记并非就是把有关内容组合在一起就万事大吉，而应当是使自己的札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报刊登载的札记，总是适应社会形式的需要，很有现实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最近国内外发生的事情谈起，说明一个有教育意义的题旨；一是紧密配合现实斗争，针对人们的思想状况，阐明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这样的札记才有针对性和战斗力。例如下面这篇文章： 

唯物辨证法，是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则。我们只有客观地、历史地、具体地运用它；才能使我们认识真理。革命导师列宁说：“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如果我们离开辩证法的客观基础，离开具体事物以及它们的具体条件条件，主观地、抽象地讲辩证法，那就会犯“空洞的抽象”的错误，就会导致唯心主义或诡辩论。 

有一种说法：凡事都是一分为二，“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分为二的，虽然有严重错误，但也应有些成绩。一些同志之所以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正是抽象地套用一分为二的结果。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同志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概括，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矛盾的方面构成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分为二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根本原则，当然是一条普遍原则。但是，事物的质是多样的，任何具体事物的矛盾都是特殊的，正是这种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政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告诉我们：事物一分为二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一分为二的分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优点和缺点，成绩和错误的两分法只是一分为二的一种形态、一中分法，而不是唯一形态、唯一分法，更不是一分为二的全部内容。如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作一分为二分析时，就是把它分为“”纸老虎“和”真老虎”“铁老虎”的两重性，就是具体运用一分为二这一原则的光辉范例。同样，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也必须具体地运用一分为二的原则。“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场“内乱”，乱了思想，乱了组织，乱了社会生活，乱了党，乱了国家，乱了人民。因此，“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成绩可言。但是，“文化大革命”作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一次“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又能促使人们深刻认识它的性质和危害，得出必须彻底否定它的正确结论，并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 

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那就会使辩证法成为毫无用处而且有害的东西。 

针对现实生活中部分看问题总是走极端的现象，这篇文章提出了“看任何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的观点，并列举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引用了现实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等事例，使文章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要有丰富准确的材料。 

一般地说，写札记不像写评论文章那样有较强的理论性，不要求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札记的议论说理，主要通过具体、翔实的材料加以证明，因此，写札记要特别注意对材料的选择。不管是引用原文的材料，还是联系现实的材料，都要具体、确凿、典型，能够有力地证明文章的主旨。这一点，和写其他的议论文基本是一致的。 

四、要有灵活的笔法。 

札记的天地十分广阔，为了阐明作者的心得、认识，有时论述一个问题，有时记叙一件事情，有时说明一种现象。因此，写札记要根据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笔法，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多少就写多少，尽意而已。 

     文人的闲情雅趣 

　　文人虽然惜时如金，但不乏闲情雅趣。散文小品大家林语堂有个最大的爱好是逛大街。没有目标，信马由缰。他觉得在闲逛中获得乐趣。林语堂倡导性灵、闲适、幽默，直接贯穿了他的学识和修养。台湾作家洛夫，喜欢养鸟自娱，每路过鸟市，便挪不动腿。画眉鸟清脆动人的啼叫，叫得他心里痒痒，可惜画眉鸟不轻意叫，有时为了听画眉鸟叫，不惜等上好几个小时。洛夫有鸟癖。他还有遛鸟的习惯，手提鸟笼，让人和鸟“回归”大自然。他家里养过牡丹鹦歌，相思鸟，画眉，“鸟丁”最盛时达六七只。“百鸟”合唱，洛夫陶醉其中。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他的长篇小说《老人与海》，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心。海明威写作之余，最喜欢和大海在一起。在海边享受钓鱼、捉蟹之乐。他还常常驾着自己的摩托艇在大海上劈波斩浪，常到墨西哥湾的比米尼群鸟一带钓鱼。有一回，他在古巴东海面航行，一下子，几十条鲸鱼在海浪中腾跃，那壮美之情，令他十分陶醉。俄国著名作家高尔基，一生喜欢漫游。他出行时，逢山过山，遇水涉水，见森林就穿。他的足迹踏遍了伏尔加、高加索、乌克兰、克里米亚、奥卡河的山山水水，他穿过顿河平原，走遍乌克兰原野和炎热的诺沃罗西亚。 

　　我国著名杂文家廖沫沙，知识博达，乐于交谈。兴头上，便打开随处所藏的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香烟盒。在香烟盒上即兴赋诗，抒写感愤。他被押在江西农场期间，常在烟盒上写诗寄情。其中《扑蚊》诗颇有趣：“黄昏举拍冲蚊阵，四壁纷然献敌俘。莫道平生非勇士，居然此刻大丈夫。”著名作家老舍，他的闲暇间喜欢养花。“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声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老舍身体不好，又有腿疾，坐久了不撑。他写作时，写长了，就到院子里瞅瞅，浇浇花，打打枝，捉捉虫子，既得休息又得情趣。他养花不讲贵贱，开花就好。 

　　作家沈从文喜欢赏玩山光水色，风土人情。喜欢同大自然亲近，喜欢自然景物，喜欢钓鱼、打猎、采摘山果草药、捉蟋蟀……他生长在湘西，他还乐于击水沅江，在水中一泡就是半天，练就一身好水性。是山水风土养育了这位优秀的作家。作家孙犁，对石头有不解之缘。捡石、养石成为一大乐趣。他的书斋里放满形形色色的奇石、怪石。不论旅游还是外出，搜罗各地奇石。这些石头在孙犁的眼里都是宝。这使人想起被人称为石痴的北宋画家米芾，他发现了奇石立刻下拜，口称“石兄”，可见石中奇趣。 

这篇札记，先后记叙了林语堂、洛夫、海明威、高尔基、廖沫沙、老舍、沈从文和孙犁等著名文人的不同喜好，内容充实，表达灵活，记叙中结合抒情，使文章读来饶有风趣。
